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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3月20日电（记者惠小勇 施
雨岑 童芳 王鹏）古蜀文明之光，再次闪耀于
中华文明版图西南部。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尊、玉琮、玉璧、
金箔、象牙……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
作进展会在成都举行，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
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6
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余件
重要文物。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在1986年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灿烂的新发现

“再惊天下”。

3.5平方米的“祭祀坑”一片
金光闪闪

地处成都平原东北部龙泉山脉西麓的广
汉市，曾有一景点名叫三星伴月堆。后来考古
发掘确证“三星伴月”所说的3个相连的土堆，
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

这个古蜀文明的宝库，最早被发现于20
世纪20年代。广汉真武村月亮湾一户村民在
自家院前无意间发现了一大堆玉石，随后流入
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

1986 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 1、2 号
“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1700余件。青铜
大立人、青铜神树、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
像……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谲，超出了人
们当时的认知范围。

从此，三星堆名扬天下。
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位于1、2号

“祭祀坑”旁。专家认为，目前这8个“祭祀坑”
整体构成祭祀区，是古蜀王国专门用来祭祀天
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国之大事，在
祀与戎。”从“祭祀坑”的情况，可以想见当时的
祭祀该是如何宏大与奢华。

占地仅3.5平方米的5号“祭祀坑”一片金
光闪闪——考古队员已从此处清理出多件金
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
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经专家初步判断，这些
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
测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些闻所
未闻、见所未见的青铜器，比如有些青铜尊附
着有奇异诡谲的龙或牛的造型。”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

在3号“祭祀坑”，记者看到了坑内铺满百
余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铜器，包括青铜尊、青铜
罍及独具风格的青铜人像、大面具等。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员在6号“祭
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
0.4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它是做什么用的？
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考古人员对这个神秘
的“木匣”给予了格外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

“开匣”方案。
像“木匣”这样的未解之谜，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去破解。但是，就目前的阶段性成果而
言，已经展示了三星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以及独特的技术、艺术和精神信仰。

“本次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将丰富和深
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宋新潮说。

“黑科技”与“豪华阵容”助力
考古大发现

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
安研究员和陈显丹研究员站在新的发掘现场，
回首当年亲历1、2号“祭祀坑”发掘的往事，感
慨万千。他们告诉记者，当时的发掘现场就是
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取土烧砖的工人
就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掘。只用两个
月，就把1、2号坑发掘完毕了。

35年时光如水。如今的发掘现场，被大
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数个通透的玻璃房
子将新发现的“祭祀坑”罩住。这个装满各类
设备的考古“发掘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让
人惊叹不已。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古蜀国祭祀“圣
地”开展“野外”考古，仿佛是在封闭的高科技
实验室工作。在“考古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
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
全。

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并不是为了“炫”。
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院长唐飞告诉记者，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
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湿
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
菌等。

不仅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专家“阵容”也
堪称“豪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此
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
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
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学等在内
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正是这样的齐心聚力，大家有了许多意想
不到的发现，比如古丝绸的“身影”。

“我们在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
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非常
重要的发现。”唐飞说。

甚至连消防队员也被邀请参与研究。三
星堆“祭祀坑”的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考古
学家推测这是一种“燎祭”方式，即将青铜器、
象牙等祭品燃烧后填埋。这种“燎祭”是在坑
外燃烧，还是坑内燃烧？燃烧最高温度是多
少？……这些谜题有待消防队员和考古学家
合作揭晓答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说：
“此次发掘实现了机制上的创新，多家机构共
同参与，形成高水平的发掘团队，构建了覆盖
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实现了考古发
掘现场与文物保护研究的无缝衔接。”

“你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古代诗句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在迷雾之

中。三星堆，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之后，更
是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
贵文物，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外星人联想在一
起。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
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
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
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
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而
铜牌饰、玉戈、玉琮、封口盉、高柄豆等则体现
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
流。

“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
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
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江流域
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
的生动体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
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在冉宏林的指引下，记者还在此次出土的
象牙残片上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
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

但是，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仍有许多未
解之谜。

他们从哪里来？尽管考古发现已勾勒出
从营盘山、桂圆桥、宝墩到三星堆、金沙、十二
桥的古蜀先民迁徙线路，但他们从黄河上游到
长江上游的融合足迹还有待更多考证。

还有他们以何为生？
他们因何消亡？
他们喜爱哼唱怎样的曲调，擅长烹饪什么

美食？
……
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的开

始阶段。种种谜题的破解、文明传奇的讲述，需
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分析。

唐飞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的“祭
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
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
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

宋新潮说：“本次发掘工作的细致程度，决
定了它的信息丰富程度和价值。我们还需要
时间来进行更加系统的整理、修复以及实验室
工作，将田野考古获得的材料进一步地消化和
深入研究。”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掘，每一
天，都可能会迎来令人惊喜的新发现。

“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冉宏林对未来
充满希望——还有多少文明之谜即将破解，还
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证实，人们翘首以待。

伴随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
现的揭晓，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聚
焦于这片神奇的土地。

自 1986 年三星堆遗址 1、2
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人们对
它的讨论便从未停止。“祭祀坑”
出土大量震撼人心又富有神秘
色彩的文物，更是引发世人大量
猜测。

那些关于三星堆的传说，都
找到答案了吗？

三星堆是外星文明吗？

硕大的耳朵、前凸的双眼、
咧到耳根的大嘴巴……有“吃瓜
群众”认为，三星堆是外星文明，
三星堆奇异诡谲的青铜大面具、
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等文物是
外星人的作品。

对此说法专家坚决反对！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
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三星堆出土的文
物中，青铜尊、青铜罍以及玉璋、
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
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
的共同属性。而大家所熟悉的
青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
面具等造型奇特、大气恢弘的文
物，既昭示古蜀文明的灿烂辉
煌，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

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是地
地道道的“中国出品”，和外星人
没有关系。

三星堆的人“搬家”
到了金沙？

此次三星堆新发现的黄金
面具“惊艳亮相”，眼尖的网友一
眼看出：这跟金沙的黄金面具是
同款！不止黄金面具，金沙金冠
带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玉
璋、玉凿、象牙……两个遗址有
不少文物“撞款”。所以我们可
以认为三星堆的人“搬家”到金
沙了吗？

专家认为，金沙遗址和三星
堆遗址部分文物之间的这种高
度相似性，证明这两者同属一个
文化系统，两个遗址之间也必然
存在某种特殊联系。结合近年
来的考古发现成果，我们可以认
为，金沙文化正是对于三星堆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两者共同成为
古蜀文明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星堆挖出“愤怒的小鸟”同款猪？

就在去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在三星堆
周边发现重要遗址——联合遗址，出土大量文物。其中，有
个泥塑陶猪呆萌可爱，与“愤怒的小鸟”中的反派绿猪极其
相似，网友惊呼：莫非这就是“愤怒的小鸟”的前身？

事实上，专家分析认为，出土这只泥塑陶猪的联合遗
址应该是三星堆古城遗址周边的一个重要聚落。联合遗
址涵盖了桂圆桥、宝墩、三星堆、十二桥四个文化因素，是
三星堆周边首次发现有着完整古蜀文明序列的遗址，其中
三星堆主体文化因素在联合遗址最为丰富，出土了大量和
三星堆类似的文物。

不止有“反派绿猪”，联合遗址还出土和复原了大量的
高柄豆、镂空圈足豆（盘）、小平底罐等。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出土的阴线刻龙凤组合纹陶器年代为晚商时期，是目
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有“龙凤呈祥”图案的陶器。

“青铜大立人”手中举着“自拍杆”？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中，“青铜大立人”的知名度
颇高。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双手手型环握中空。长期以
来，人们一直猜测他的手中是否持有某种法器？甚至有调
皮的网友认为，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个“自拍杆”。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专家讨论认
为，“青铜大立人”手握的，可能是象牙，可能是玉琮，也有
可能是权杖。而“青铜大立人”本身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
半臂式共三层衣，衣服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
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身份似乎是一位具
有通天异秉的古蜀“大祭司”。

对于三星堆文明的探索没有止境。
截至目前，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三

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相信在未来，通过对这些文物的检测、分析，更多关于

三星堆谜题都将得到揭晓。这个曾深埋地下三千年的古
老文明的真实面目，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拭目以待……

金面具、青铜人像、大量象牙……

三星堆：6座“祭祀坑”有惊人发现

新华社成都3月20日电（记者施雨岑 王
鹏）“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
一直被视作中华文明长河中一颗闪耀的星。

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
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
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围绕本次三
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和重要意义、考
古发掘工作的亮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
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6座“祭祀坑”发现罕见文物

问：本次三星堆考古发现的亮点和成果
有哪些？对于我国考古工作的开展有何重
要意义？

答：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十三五”期
间，四川省持续开展三星堆遗址考古调查发
掘，经过多年持续努力，考古工作者于2019年
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的

“祭祀坑”，其中发现的青铜方尊、大型青铜面
具以及雕刻有菱形纹饰的象牙小饰品等，都是
非常重要的新发现。具体来说，这次新发现有
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第一，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
认识。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1、2号“祭祀
坑”。30多年间，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
从未停止，也提出很多疑问、展开很多讨论。
此次三星堆遗址在同一区域的考古新发现，更
加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将会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三星堆文化全貌，推动三星堆文
化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第二，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
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三星堆遗址考
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
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

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1986年以来，在四
川盆地及其周边的湖北、陕西、云南、甘肃等
地，都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由
此，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
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
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
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
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
“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

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
系？是同时期还是有年代上的差异？特别是
伴随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进步，结合此次考
古发掘，我们可以采集系列测年样本，对每座

“祭祀坑”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对三星堆
文化的年代进行更准确的断定，这也将有助于
在未来进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全貌。

多学科、开放性考古工作新模式

问：本次考古工作是多学科聚力的成果，
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成效？

答：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
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
理念，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
技术的新进步。

2020年9月，四川省文物局便组织召开
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咨询会，确保新
发现“祭祀坑”及周边遗迹的考古发掘、现场技
术保护和多学科合作课题的顺利开展，系统把
握三星堆“祭祀区”的形成过程、区域范围和空
间格局。

这是一次科技助力的考古。在发掘过程
中，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
系统，配置了现场应急保护与分析检测设备
等，为考古信息采集、文物安全防护提供了有
效保障。此外，考古工作者还为此次考古发
掘搭建了信息平台，对考古工作中的文物数
据、影像资料、环境监控数据等进行全面记录
和科学管理。

这也是一次开放合作的考古。在国家文
物局协调支持下，四川省文物局组织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合

作，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在多学
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
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
合的工作模式。

这种多学科、多机构的合作，展现了考古
项目组织的新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
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
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把三星堆遗址建设成为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问：下一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方向
是什么？

答：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
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
大项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协调支持考古研
究机构系统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
将川渝地区文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研究中
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建设好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也是我
们的重点工作之一。2019年12月，国家文物
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支持四川
依托三星堆遗址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我们将依托此次考古发掘成果，指导四川
省文物局、地方人民政府做好三星堆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和出土文物保护、展示和研究工
作，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
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此外，为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发
挥以史育人作用，向人民群众讲好文物故事，
我们还会助力当地加强博物馆建设，通过高品
质的博物馆展览加深公众对三星堆文化的了
解，让三星堆文化所承载的重要意义更好地

“飞入寻常百姓家”。

6座“祭祀坑”的发现意味着什么？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解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

3月2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在3号“祭祀坑”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历
史成果。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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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拍摄的
青铜器上的龙形附件（3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